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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对仕途进步灰心了
赵永胜铁青着脸，扭头看着侯卫东，

毫不留情地斥责道：“侯卫东，年轻人要
老老实实工作。你知道我到沙州去做什
么，却阳奉阴违，成天想着钻营，见缝就
钻的人最终没有好下场。”赵永胜批评侯
卫东，实际上是敲山震虎，道：“蒋书记，
明天下文，免去侯卫东工作组副组长的
职务。现在大学生，太不像话了，没有规
矩，不讲道德。”

侯卫东到底是年轻人，他再也控制
不住自己，抬起头，一字一句地道：“我是
什么样的人，群众自有公论。你作为党
的书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滥用职
权，很威风吗？”赵永胜被侯卫东的几句
话气昏了头，对秦飞跃道：“青林镇党委、
行政是一个整体，重大决定必须征得党
委同意。涉及全镇的大事，政府不能擅
自决定，必须要经过党委会研究。”

秦飞跃心中一片雪亮，赵永胜发这
么大的火，昨天的事只是一个诱因。最
实质的问题还是在乡镇企业和基金会
上，赵永胜要趁机加强他党委书记的权
力，重新掌握对乡镇企业的决策权。

他轻飘飘地道：“赵书记，今天在党
政联席会上，我们有事论事，你把一个年
轻人扯进来做什么，太没有党委书记的
风度。这件事情你若真的认为我做得不
对，我可以写检查。不过，检查内容写什
么，我搞不清楚，请赵书记帮我参考。”他
一字一顿地道：“我，秦飞跃，青林镇政府
的镇长，没有征得党委书记赵永胜同意，
擅自向马县长汇报工作，严重违反了组织
原则。是否需要我将这封检查书送到县
政府办公室，请马县长过目。”见两位领导
都失了风度，粟明实在看不下去了，道：

“我建议改时间再开会，大家都要冷静。”

经历了这个风波，侯卫东对仕途进
步灰心了。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扑在公
路上，如今，公路毛坯完成了大半，他只
花一半的时间在公路上，另一半的时间
花在了新开的石场上。

开办石场需要的手续颇多，侯卫东
最终说服了曾宪刚，在开业之前就开始
办主要手续。

秦飞跃在担任镇长前曾是乡企局副
局长，他看了刘光芬的身份证以及有她
签字的材料，就知道这是侯卫东打的擦
边球。他已把侯卫东看成自己人，这次
因为他受了委屈，便给县里相关部门去
了电话，请求他们帮忙。

有了秦飞跃的帮助，侯卫东石场的主
要手续办得极顺利，费用基本上减半。只
是春节之前，派出所为了安全，冻结了雷
管炸药，因此石场只能在节后才能开业。

放假以后，侯卫东带着深深的失落
回到了吴海县。他掩藏了真实情况，在
父母面前强颜欢笑。

初八，益杨县正式上班。过了大年，
益杨县的交通建设年就正式启动。县政
府最终明确了 1994年的两个重点项目，
一是沙益公路益州段，二是益吴公路益州
段。这两条路预算达到了两个亿，益杨县
没有这个财力。祝焱书记思路开阔，引进
了沙州高速路建设投资公司，由建投公司
对这两条路进行部分投资。建设完成以
后，建投公司将享受15年的收费权。

至于上青林公路，祝焱还是采用了
马有财的意见：“由于资金限制，暂时不硬
化道路。交通局负责在毛坯路上铺设泥
结石路面，所需劳力由上青林政府免费提
供。”这个结果，给秦飞跃增添了脸面。

对于侯卫东来说，由交通局来铺路
面反而是一件好事。三个村按照协议要

免费出劳力帮助铺路，至于片石和碎石
等材料，则须由交通局按市价购买。

对于刚刚开业的芬刚石场，这是一
个大利好。

芬刚石场，“芬”来自刘光芬，“刚”来
自曾宪刚，合起来就是芬刚石场。侯卫东
和曾宪刚自然极为高兴。不过，高兴中也
带着忧愁。侯卫东和曾宪刚先期各投入了
两万元，买设备、炸药、拉电、付青亩费及土
地费、管理费，已经所剩无几了。在石场上
班的附近村民也小心翼翼提出预付工资。

俗话说，一分钱憋死英雄汉，更何况
是两万元。侯卫东把自己认识的人全部
过了一遍。他认识的人极其有限，无人
能帮他解决这部分资金。突然，他想到
了远在广州的蒋大力。有了救星蒋大
力，他看到了希望。侯卫东没有在下青
林场久待，回了上青林，他没有耽误，直
奔院子角落的邮政代办点。。

蒋大力的电话无人接听。侯卫东隔
几分钟打一个，连打5个，仍然无人接听。
此时已接近7点，按正常时间，小佳已经离
开了办公室，找不到蒋大力，侯卫东顺手
给小佳打了过去，谁知小佳仍在办公
室。和小佳聊了几句，看着计时器到了2
分50秒，侯卫东连忙说了几句亲热的话，
就挂断了电话。刚好是2分56秒，只算3
分钟的钱，若过了一秒就要算4分钟了，如
今手头拮据，侯卫东开始从点滴
节约。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
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
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

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
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
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
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
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官场
风云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
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
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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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露露决定治治这个
不长记性的男人

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
吕森从单位赶回来做饭，顺
便还要了一道菜“一锅出”。

汪露露看着眼前的菜
立刻笑了起来，真有才啊。
菜里果然有“玉米、茄子、土
豆、芸豆、锅贴”。

吕森见汪露露迟迟不
动筷子，急忙问道：“又不舒
服了？怎么还不吃呢？要
凉了。”只听汪露露回答：

“我在等茴香豆和血肠。”
唉，对吕森来说，恢复

了食欲的汪露露，比有反应的时候更难对付。
年终岁尾，吕森越发忙碌起来。作为技术部负责人，不但

要做好当年的工作总结，还要计划明年的工作任务，除此之外
更要应付来自不同方面的客户。每当有人邀请吃晚饭或者有
餐会的时候，吕森就会不由自主地打怵。一来汪露露的身子越
来越沉，二来是随着肚子的增长，这个女人的脾气也逐渐见长，
只要晚上有应酬，汪露露的电话肯定一个接着一个打过来，而
且发短信的速度比在QQ上聊天还快。

男人嘛，都要面子。于是吕森不得不在饭桌上厚着脸皮向
大家解释，老婆怀孕了。虽然大家表示理解，可吕森仍然觉得
难为情。

吕森不在家吃饭的日子，汪露露可以从单位食堂随便买点
儿饭菜打包回家吃。望着窗外明亮的灯光，寂寞之情涌上心
头。汪露露看了看时间，21点整。打电话过去骚扰：“老公，还
喝呢？”

吕森和客户聊得正欢，推杯换盏之际早已忘记了时间。经
汪露露这么一提醒，酒立刻醒了一半，他清楚地知道回家肯定还
要受一阵子折磨，于是立即告辞匆忙打车往回赶。一路上不停
地电话联系：“宝贝，还有10分钟，我马上到家，困了就先睡，别
等我。”

汪露露早已听出吕森的舌头在嘴里甩来甩去不听使唤，决
定再想一狠招儿治治这个不长记性的男人，于是关了灯趴在阳
台上向楼下偷看。当看到吕森风尘仆仆往家赶的身影出现在
园区大门时，她马上疾步走向沙发一动不动地躺在上面等待对
方开门进来。

吕森悄悄打开房门，室内异常安静，以为汪露露生气睡觉
了。灯都没开便蹑手蹑脚地走到卧室脱掉衣服往床上爬，谁知
被窝里没人，吓得他立刻四处寻找。正当担心得要命的时候，
突然发现汪露露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于是轻轻地推了推对
方：“宝贝，孩子他娘。起来回屋睡啦。怎么连个被子都不盖，
万一冻感冒了怎么办？你现在这身价，可不是一般的金贵啊。
我这个兽医真是不敢下手治呢。来，乖乖，起来嘛。”汪露露没
反应，不动。

吕森又推了推，不动；再推，仍然不动。他挠挠头疑惑了，
难道出什么问题了？不会像上次在医院那样又昏了吧？他又
轻轻地把手指放在汪露露的鼻子下面试试是否有鼻息。汪露
露早有准备，立刻屏住呼吸。吕森吓得不轻，他又开始翻汪露
露的眼皮。汪露露马上配合地翻起了白眼儿。吕森真慌了，

“露露，露露，你怎么了？千万别吓我！露露，你可别有事情
啊。坚持住。”

要说汪露露真狠，都这种情况了，她居然还能沉得住气一
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吕森不行了，他连滚带爬地往房间里冲，
穿上衣服就开始抱汪露露。可抱了半天都抱不动，难怪，现在
是两个人了，肯定会好重嘛。

汪露露等了一阵子听到房间内有沉重的喘息声，还有按电
话的“滴滴”声。她眯着眼睛一瞟，天哪，要打120了。于是终于
忍不住，笑出了声。

吕森怒了，他扔下手中的电话直指汪露露叫道：“你敢装
死！”汪露露则坐在沙发上笑得前仰后合，泪水横流。吕森气得
将衣服脱下抛出老远。这个时候他拿汪露露一点儿办法都没
有，打不得，骂不得，只能继续纵容她任性下去。“等你生完孩
子看我怎么收拾你。”吕森咬牙暗暗发誓。

汪露露捂着笑疼了的肚子见吕森真生气了，便将肚子贴在
吕森背部逗弄他：“老公，老公，宝宝想你了，快和宝宝说话。”就
算再生气也不能和肚子里的孩子生气，吕森转过身轻轻地抱着
汪露露：“说什么？说他有个淘气的妈，还是说他妈把他爸吓
坏了？”“你是喜欢女宝宝还是男宝宝啊？我觉得肚子里这个
肯定是女宝宝。”汪露露掀起衣服，露出凸起的肚皮给吕森
看。“那要是男宝宝呢？”吕森摸了摸圆滚滚的肚皮问。“男宝
宝？男宝宝我没想过。”汪露露知道所有的男人都希望老婆生
的是男孩，即便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也是这么想的。“如果是
女孩，你就再给我生一个。”吕森没好气儿地随嘴说上一句，刚
刚汪露露的骗人之举着实气到他了，他要报复，狠狠地报复。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汪露露生气地坐在沙发上不动了。 07

文燕和何刚先后在地震中遇难
素云睁开眼睛，眼泪不停地流，嘴

唇动，没出声。黑子也挂了泪，低头看
素云。素云似在说话，极细微，听不清，
俯下身细听，素云在说：“小冰……妈妈
对不起你……妈妈爱你……”没说完，
头一歪，歪在黑子怀里，嘴角的血还在
流，泪也在流。

黑子把素
云抱到外面，
跪下：“都是我
害了你，都是我
呀，素云，如果我
还有明天，一定
做一个好人。小
冰，你妈妈……
她 …… 她 死
了 ……”小 冰
牵着男青年的
手，愣愣地站
在废墟中，大
哭：“妈妈，你
不 要 丢 下 我

呀，妈妈，我听你的话……”边哭边爬，爬
到素云身上搂住素云，脸贴在素云脸上
哭。黑子抱起小冰，小冰抓住素云的衣
服不放，仍哭喊着要妈妈。

周海光回到指挥部就投入工作，连
和向国华坐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好不
容易向国华有了空，和他说一会儿话，和
他走到路边，谈的仍是工作。“防疫工作
一定要抓紧，还有孤儿收养的工作进展
怎么样？”向国华问。“全市孤儿估计有五
六千，目前主要以家庭和街道为单位组
织收养。”周海光说。“海光，这些孩子要
尽快送走，这里的条件太差，万一瘟疫发
生，后果不堪设想。”向国华说。“我已经
给指挥中心和国务院写了报告。”海光
说。“这些孩子是唐山的心头肉啊，走，到

医院看看去。”向国华说着便走，周海光
跟着他。刚走两步，余震就来了。简易
的医疗棚立马倒塌，文燕还在里面，急得
护士丰兰发疯似的大叫：“快来人呀……
快来救文燕……文燕出事了……”

这一喊，整个医院都震动了，医生护
士们没命地往废墟上跑。向国华和周海
光也跑上废墟。人们迅速把洞口扒开，
陈医生第一个钻进去，洞小，容不下更多
的人，向国华和周海光只得守在洞口等。

天上浓云聚集，浓云的背后，有隐隐
的雷声。陈医生抱着文燕走出来，人们
围过来，叫着文燕，文燕不应。于医生摸
摸文燕的脉搏，摇摇头。几个护士当场
轮流为她做人工呼吸，无效。打了强心
针，无效。

周海光愣了，似乎还未醒悟眼前发
生着什么，只是看天，看天上的乌云堆
积，乌云的背后，闪电发狠地把乌云撕
裂。有人捅一捅他，他才低下头，由向国
华的怀里接过文燕，抱着，走进帐篷里，护
士们为文燕洗去脸上的灰尘，向国华蹲在
文燕身边，为她掸军装上的灰土，拉着她
的手：“文燕，你是一个好孩子，更是一名
好军人，爸爸有你这样的女儿非常骄傲。”

几个战士无声地走来，抬起文燕，向
汽车上抬，这时，周海光才醒，才知道眼前
发生着什么，他喊：“文燕……文燕……”
向文燕扑去，战士们把他拽住，他甩开
战士，扑到文燕面前，抱住文燕，大哭：

“燕……我的燕子啊……你醒一醒啊……
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下啊……我的文燕
啊……”战士们再把他拽开，抬文燕上汽
车，汽车开动，海光甩开战士们，拼命地
追，挥泪如雨。

何刚和文秀几乎耗尽所有的精力在
支撑着，被困在密闭的废墟中，空气不够
两个人用了。何刚最后吻了一次昏睡的
文秀，然后，拿起一根钢筋，用尽力气，戳

进自己的肚子。
何刚不会知道，就在他死去的第二

天，解放军战士找到了掩埋他们的废墟，
救出了文秀。战士们分开何刚和文秀，
给文秀输液，再搬开何刚身上的水泥板，
他的身子几乎被拦腰砸成两截。

在废墟下整整坚持了七天的文秀，
显得很安静，她从周围人的表情中已经
明白，何刚永远离开她了。她走到何刚
身边，蹲下，仔细看何刚的脸，脸上有一
丝毛巾留下的线头，她轻轻摘去。向国
华和何大妈在一边站着，静静地看，无语
亦不动。

文秀抬起头，看何刚似熟睡的面
容。低头，把唇送上，吻额头，眼睛，唇，
直至脖颈。然后抬头，露出一丝微笑，看
着何刚：“我陪你一起走，我们坐火车看
海去……”

她突然拔掉身上的输液针管，趴在
何刚的身上紧紧抱住，脸贴在一起，就如
在废墟中。“爸，妈，就把我们埋在一起
吧。”她抬头对向国华和何大妈说。几个
战士走过去，硬把文秀和何刚分开，文秀
抱住何刚不放，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不要把我们分开。我要和何刚在一
起。我要和何刚在一起。”何大妈看着，
一下坐到地上，仰天长叫：“我那苦命的
儿啊……”文秀紧攥着半截车票，眼一
黑，昏死过去。

地震后，唐山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浪
的孤儿。向国华看着流离失所的孩子
们，劳累多日的他终于一口鲜血狂喷出
来，栽倒在地上。等他醒过来，已经在救
护车上了。向国华拉住守着他的周海
光，说：“海光，求你一件事好么？”“向市
长，你说吧，什么我都答应。”周海光说。

“以后，你要好好照顾文秀。”向国华说
完，周海光的眼泪便流下来：“您
放心，我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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